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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像與行城#

—— 敦煌行城儀式起源考

倉本尚德

每年二月八日舉行的行城儀式是唐至宋初敦煌地方佛教文化的代表。敦煌 

地區的行城儀式是爲紀念悉達太子逾城出家而舉行的，模仿悉達太子出迦毗羅 

衛城時的巡城活動;人們將佛像置於車輦或神轎上，出行像堂經城東、南、西門至 

北門繞行一周。又因爲繞城一周，也被認爲是模仿太子四門出遊，並在北門舉行 

宴會。這一儀式是由寺院主辦，行像社社員等多人參與，歷時數日的盛大佛教儀 

式。8 世紀至10世紀的敦煌文書中有關於舉行行像儀式時設齋會所用穀物和 

油支出的記載，有爲行像而組織的名爲“行像社”的社圑記載，也有描述了行城 

活動的齋願文等。從這些文書中可以很具體地了解到行城活動的情况，因此迄 

今積累了很多關於行城活動實態的研究〔1〕。

雖然也存在以二月八日爲釋迦誕生日的説法，但在8 世紀至10世紀的敦 

煌，以四月八日爲釋迦生誕，二月八日爲逾城出家日，因此認爲敦煌行城儀式是

* 本文係日本令和二年度科研經費資助（基礎研究C)“石刻資料查通L T 見々隋•初唐地域 

社会O 佛教及t/ 子CD中央t  CO関係”（課題編號20K01021)課題研究成果的一部分。本稿撰寫過程 

中，幸蒙船山徹教授、岸野亮示教授、檜山智美教授、陳志遠教授等指正,在此一併表示衷心的感謝。

〔1〕 小川陽一《敦煌O 行像会》，《集刊東洋学》13 ,1965 年，19一2 8頁;羅華慶《9 至 11世紀敦 

煌的行像和浴佛活動》，《敦煌研究》1988年第4 期 ,98—103頁;張弓《敦煌春月節俗探論》，《中國 

史研究》1989 年第 3 期，121—132 頁；Trombert, firic，“ La fgte du 8e jour du 2e mois h Dunhuang 

d'aprfes les comptes de monastferes" , in Drfege, Jean-Pierre (ed) , De Dunhuang au Japon:  Etudes chinois-  

&s eJ q^ertes d Mc/ieZ So;y7nid. Genfcve: Librairie Droz, 1996, pp. 25-72(中譯:童3S《從寺院

的帳簿看敦煌二月八日節》,《法國漢學》第 5 輯，中華書局,2000年，58—106頁）。譚蟬雪《敦煌歲 

時文化導論》,新文豐出版社,1998年;譚蟬雪《唐宋敦煌歲時佛俗一 二月至七月》，《敦煌研究》 

2〇〇1年第1期 ,93—104頁;王三慶《敦煌文獻齋願文中的行城活動》，《敦煌學》第 2 7輯 ,2008年, 

1 一2 1頁;趙青山《敦煌地區寺院行像活動財政考》，《敦煌學輯刊》2007年第4 期，368—3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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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了紀念釋迦生誕的觀點是錯誤的W 。

行像是與行城相似的用語。行像是指將像放在車上或用轎子抬的儀式，即 

便在街上遊行，但不一定要繞城一周。而另一方面，行城是指繞城，也就是將像 

放在車上，行像的同時要在城内繞行一周，在中國通常於二月八日舉行。另外， 

也存在行城但不行像的情况。比如，正月舉行的持白色傘蓋、勝幢在城中繞行的 

安傘儀式中也用到了“行城”一詞〔3〕。由皇帝等有權的在俗者主辦，爲慶祝釋迦 

降世，將佛像從城外“迎人”城内的儀式也不是“行城”。

據法顯和玄奘記録的在印度城市中舉行的儀式可知,行像儀式是有印度起 

源的佛教儀式，經西域傳到漢地。北魏《洛陽伽藍記》中所載盛大的行像活動令 

人印象尤爲深刻。那麽如果將敦煌的行城儀式放在印度行像儀式的發展史上 

看，它究竟應該如何定位，是大體繼承了印度的行像儀式，還是自身在敦煌得到 

了更大發展？另外敦煌的行城儀式是否與中原地區的行像儀式有關？關於這些 

問題尚未有充分的探討。本文擬就上述問題從中國佛教節日的設置及源於印度 

的儀式的變遷史兩方面進行考察。

一、中國佛節的設置

慶祝釋迦誕生的活動是佛生會（也稱降誕會、佛誕會、灌佛會、浴佛會等）。 

東亞地區是農曆四月八日（陽曆五月左右）舉行。日本著名的“花節”就是把誕 

生釋迦立像放置在各色鮮花裝飾的佛堂裏,用香水（通常是用土常山葉泡的茶） 

澆灌佛像的儀式。

以上座部佛教爲主的東南亞，慶祝佛誕的儀式在大約一周後的滿月日舉行。 

值得注意的是，與東亞不同，這一天不僅慶祝佛誕也慶祝佛成道、涅槃，稱爲“吠 

舍怯節”（[Skt. VaiSakha]，印度曆二月月名）。

追溯到早期，根據唐代玄奘編纂的見聞録、地志《大唐西域記》卷六的記載，

〔2〕 郝春文《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2 3 0頁 ； 

荒見泰史《二月八日<7)出家逾城邑敦煌<7)法会、唱導》，《敦煌寫本研究年報》8,20W 年 ，31— 4 5 頁。

〔3〕 P. 2854《豎幢傘文》、P. 3405《安傘文》。關於“安傘旋城”儀式參前引譚蟬雪《敦煌歲時 

文化導論》，14 一2 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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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印度佛誕日爲吠舍怯月後半八日，衹有上座部是吠舍怯月後半十五日〔4 ]。 

據《大唐西域記》載，出家、成道、涅槃大體都是同一天〔5〕。同一天的説法也見於 

《遊行經》等多種漢譯佛典，可能是因爲在印度也没有分别設置誕生、出家、成 

道、涅槃日〔6〕。

但是在中國，如果將吠舍怯月後半八日按中國的曆法换算對應的是哪一天 

呢？人們對此有各種不同的看法。玄奘把吠舍怯月後半八日和十五日分别换算 

成唐曆三月八日和唐曆三月十五日〔7、 但這一説法在此後的中國僅見於一部 

分著作,並没有得到普遍傳播t M。

特别是佛誕日是中國曆法的哪一天？根據森章司細查多部佛典的總結，漢 

譯佛典中,大致有將佛誕日定爲中國曆法的二月八日、四月八日兩種説法〔9〕。 

《遊行經》（後秦佛陀耶舍、竺佛念共譯《長阿含經》卷四），失譯《薩婆多毗尼毗 

婆沙》，北凉曇無讖譯《捏槃經》（北本），劉宋慧嚴等譯《涅槃經》（南本），隋闍那 

崛多譯《佛本行集經》中佛誕日是二月八日。

另一方面，翻譯年代不詳的《修行本起經》，吴支謙譯《太子瑞應本起經》，西晋

行像與行城

〔4〕 玄奘、辯機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卷六：“箭泉東北行八九十里，至臘伐 

尼林，有釋種浴池，澄清皎鏡，雜花瀰漫。其北二十四五步，有無憂花樹，今已枯悴，菩薩誕靈之處。 

菩薩以吠舍怯月後半八日，當此三月八日；上座部則曰以吠舍怯月後半十五日，當此三月十五日。” 

中華書局,2000年 ，52 3頁。

〔5〕 《大唐西域記校注》卷六:“逾城出家時亦不定，或云菩薩年十九，或曰二十九，以吠舍怯 

月後半八日逾城出家，當此三月八日，或云以吠舍怯月後半十五日，當此三月十五日。”5 2 3頁。《大 

唐西域記校注》卷八:“如來以印度吠舍怯月後半八日成等正覺，當此三月八日也。上座部則吠舍 

怯月後半十五日成等正覺，當此三月十五日也。是時如來年三十矣。或曰年三十五矣。”6 7 8頁。 

《大唐西域記校注》卷六:“聞諸先記曰:佛以生年八十，吠舍怯月後半十五日人般涅槃，當此三月十 

五日也。説一切有部則佛以迦剌底迦月後半八日人般涅槃，當此九月八日也。”53 9頁。

〔6〕 森章司詳細考察了關於入胎、出胎、出家、成道、入滅月份、日期的諸典籍的傳承系統並繪 

製了表格。森章司《釈尊O 出家•成道•人滅年龄 t 誕生•出家•成道•人滅《月•日》，《原始 

佛教聖典資料C J ；!)釈尊傳<75研究》通 號 1，中央學術研究院,1999年 ，103— 147頁。本節寫作時 

多以此文爲參考。

〔7〕 前引森章司《釈尊O 出家•成道•人滅年龄 h 誕生•出家•成道•人滅 O 月•日》， 

103— 147 頁。

〔8〕 道宣《釋迦方志》採用了《大唐西域記》的説法。

〔9〕 前引森章司《釈尊O 出家•成道•入滅年龄 t 誕 生 • 出 家 • 成 道 .人 滅 ① 月 _ 日》， 

103— 14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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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炬《灌洗佛形像經》，北凉曇無讖譯《佛所行贊》等經中佛誕日是四月八日。

需要注意的是，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過去現在因果經》高麗再雕本作二月八 

日，思溪藏、碛砂藏等江南系統的版本中作四月八日。不過此經以四月八日爲托 

胎期，托胎時間是十個月，因此在計算上把佛誕日定爲二月八日是正確的。另 

外，出家、成道日大致與誕生日一致。這些情况經過整理得到以下表1、表 2。

表 1 以四月八日爲釋迦的誕生、出家、成道日的佛典

托 胎 誕 生 出 家 成 道

(年代不詳)修行本起經 四月八日 四月八日 四月/V日

(吴）太子瑞應本起經 四月八日 四月八日

(吴）？般泥洹經 四月八日 四月八曰 四月/V曰

(西晋)佛般泥洹經 四月八日 四月八日 四月八日

(西晋)灌洗佛形像經 四月八日 四月/V日 四月八日

(東晋）十二遊經 四月八日 四月八日

(北凉)佛所行贊 四月八日

表 2 以二月八日爲釋迦誕生、出家、成道日的佛典

托 胎 誕 生 出 家 成 道

(後秦)遊行經 二月八日 二月八日 二月八日

(失譯）薩婆多毗尼毗婆沙 二月八日 二月八日

(北凉、劉宋）涅槃經（南 、北 

本）
二月八日 二月八日 二月八日

(劉宋）過去現在因果經 四月八日
二月八日 

(四月/V曰）
二月八日 二月八日

(隋)佛本行集經 二月八日 二月二十三日

比較兩表可以發現，表 2 中的經典整體比表1 中的經典時代晚，時代越晚把 

吠舍怯月比定爲二月而不是四月的説法越成了主流。

但是在實際社會中，除了一部分地區，佛誕日日期並不一定發生了從四月八 

日改爲二月八日的變化〔1()〕。影響特别大的是把儒教經典的記述與佛典的記述

〔10〕 如下文所述，《荆楚歲時記》採用了基於表2 佛典的説法，即以二月八日爲釋迦誕生日也 

是成道日。

. 2 3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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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繋起來的説法。亦即把《春秋》莊公七年(公元前687)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 

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春秋左氏傳》“夏，恒星不見，夜明也”的記載，與《太子 

瑞應本起經》卷上的記載對應:“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化從右脅生墮地，即行 

七步,舉右手住而言：‘天上天下，唯我爲尊。三界皆苦，何可樂者？ ’是時天地大 

動，宫中盡明。”（T3 ，p. 473c)這種説法早在宗炳(375—443)的《答何衡陽難釋白 

黑論》中就出現了〔11〕，佛誕日爲四月八日的説法很有説服力。北齊魏收撰《魏 

書•釋老志》也提及了《春秋》的記載，以四月八日爲佛誕〔12〕。

下面簡單介紹歷代高僧學者的觀點。《牟子理惑論》反映了佛教初來中國 

時學者的佛教理解,該文中釋迦以四月八日降生，四月八日出家。但在思溪藏、 

碛砂藏等江南系統的諸藏經版本中作二月八日出家〔13〕。僧祐《釋迦譜》中引用 

《過去現在因果經》作四月八日托胎、降生，二月八日出家、成道〔14〕。《立誓願 

文》通常認爲是天台智顗之師南岳慧思所撰，該文的開頭引用來歷不明的經典 

《釋迦牟尼佛悲門三昧觀衆生品本起經》（可能是僞經），認爲釋迦七月七日人 

胎，四月八日降生，二月八日出家，臘月（十二月）八日成道，二月十五日捏槃。 

請注意慧思以四月八日爲佛誕，二月八日爲出家日的觀點與後文將要論述的行 

城儀式有關。與《立誓願文》相同，三階教的祖師信行在《信行口集真如實觀》 

(S. 212)中，認爲釋迦七月七日人胎，四月八日誕生，二月八日出家。但成道時

〔11〕 吉川忠夫《弘明集•廣弘明集》，中央公論社,1988年 ，35 5頁注 67。

〔12〕 魏收撰《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初 ，釋迦於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脅而生。既生，姿相 

超異者三十二種。天降嘉瑞以應之，亦三十二。其《本起經》説之備矣。釋迦生時，當周莊王九年。 

《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見，夜明，是也。”中華書局,1974年 ,3027頁。

〔I3〕 僧祐編《弘明集》卷一《牟子理惑論》：“以四月八日，從母右脅而生。……年十九,涅月八 

日夜半呼車匿勒楗陟跨之。鬼神扶舉，飛而出宫。”（T5 2，p. l c )據大正藏校勘記，劃錢部分“四”字 

在宫本、宋本、元本、明本中作“二”。

〔14〕 僧祐《釋迦譜》卷一:“以四月八日明星出時，降神母胎，於時摩耶夫人於眠寤之際，見菩 

薩乘六牙白象，騰虚而來從右脅人。”（T50,p. 15a)《釋迦譜》卷一:“於四月八日日初出時，夫人見彼 

園中有一大樹，名曰無憂，華色香鮮，枝葉分佈，極爲茂盛。即舉右手欲牽摘之。菩薩漸漸從右脅 

出。”（T5 0，P. 16a)《釋迦譜》卷一：“我年已至十九，今又是二月復是七日，宜應方便，思求出家。” 

(T50，p. M a)《釋迦譜》卷一:“於二月七日夜降伏魔已，放大光明，即便入定，思惟真諦。於諸法中 

禪定自在,悉知過去所造善惡從此生彼。父母眷屬。貧富貴賤壽命長短，及名姓字皆悉明了。即於 

衆生起大悲心，而自念言：‘一切衆生無救濟者，輪回五道不知出津。皆悉虚僞無有真實。而於其 

中横生苦樂。’作是思惟，至中夜盡。”（T5 0，P. 34c )

• 2 3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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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是正月八日〔15〕。

隋費長房《歷代三寳紀》卷一一繼承了北周時期俗姓姚的道安法師所撰《二 

教論》（收入《廣弘明集》卷八）中的觀點，認爲經典中記載的佛誕日四月八日是 

周曆，周曆的四月是夏曆的二月，所以在夏曆中是二月八日，就把二月八日定爲 

佛誕日

另一方面，初唐的法琳在《唐護法沙門法琳别傳》卷中批評了費長房關於佛 

誕日和托胎日的説法〔17〕，他認爲佛於七月十五日托胎，四月八日出生、出家，二 

月八日成道，二月十五日涅槃〔18〕。

唐道宣《釋迦方志》從《大唐西域記》之説，《釋迦氏譜》繼承梁《釋迦譜》 

之説〔19〕。

與道宣同爲智首律師門下的道世認同法琳之説，《法苑珠林》卷九《出胎 

部•校量部第八》以爲佛典中説法衆多難以判斷，但如前所述根據外典《春秋》

〔15〕 “釋迦如來癸未年七月七日夜，托蔭摩耶,以甲申年四月八日夜現生左（右 ）脅 ，壬寅年二 

月八日夜逾城出家，癸丑年正月八日，除無明睡，朗然大悟，故號爲佛。”

〔1 6 ] 關於《二教論》和《歷代三寳紀》的佛曆，陳志遠有詳細討論,參氏撰《辨常星之夜落：中古 

佛曆推算的學説及解釋技藝》，《文史》2018年第 4 期 ,117— 138頁。

〔17〕 彦琮《唐護法沙門法琳别傳》卷中：“長房言‘二月八日生’者 ，乃是四月，非二月也。然長 

房所判，未究事根。何者？長房云：‘周以十一月爲正月。言四月者，今二月也。’雖云二月，終是四 

月。案《春秋》一部，年用魯莊之年，月取周王之月。恒星本瑞於周世，須據周之時日月。長房乃 

云 ：‘佛莊王十年二月八日生’者 ，大爲猛浪。若是二月，不應論星。長房又云：‘佛以四月八日下托 

胎 ’者 ，托胎既用周月，現生還是周辰。今言二月，是亦非也。若周以十一月爲正月，如來不容二月 

生。凡人正月胎即十月生，四月胎即正月生。佛俯同人世七月胎，故乃四月生。王劭《齊志》云 ： 

‘周四月者，夏之六月。’以此却推，四月生者，是七月胎。今言六月，取其節氣。雖經七月，終屬六 

月。信知王劭所説不差。”（T5 0，P.207c)

〔18〕 彦琼《唐護法沙門法琳别傳》卷中：“佛是姬周第五主昭王瑕即位二十三年癸丑之歲七月 

十五日，現白象形降神，自兜率托净飯王宫摩耶受胎。……昭王二十四年甲寅之歲四月八日，於嵐 

毗園内波羅樹下,右脅而誕生。……昭王四十二年壬申之歲四月八日夜半，逾城出家。……周第六 

主穆王諱滿二年癸未二月八日，佛年三十成道。”（T50,P.207ab)

〔19〕 道宣《釋迦氏譜》：“經云:十月滿足，於四月八日日初出時，於無憂樹下花葉茂盛，便舉右 

手欲牽摘之，菩薩漸漸從右脅出。”（T5 0，P. 89b )《釋迦氏譜》：“《因果》云：‘我年十九，今二月七曰 

出家時至……’《普曜》云 ：‘諸天遥白，沸星適現，即命車匿，被楗陟來。四天王與夜叉龍等，皆被鎧 

甲，從四方來。於時馬鳴奴泣，總安撫已，見明相出光照十方。太子即師子吼言：‘過去諸佛出家亦 

然。’於是諸天捧馬四足，并接車匿，釋天執蓋，從北門出……’ ”（T50，P. 9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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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像與行城

與《太子瑞應本起經》的記載相對應，所以四月八日是正確的〔2Q〕。

作爲玄奘的弟子却批評玄奘門下教旨的法寳在《俱舍論疏》卷一中言，關於 

成道日，經典中有二月八日和四月八日兩種説法，二月八日是正確的，可以通過 

兩個理由來説明。其一，印度以建子（陰曆十一月）爲正月，中國以建寅（陰曆一 

月）爲正月，因此印度的四月是中國的二月，經典中的四月八日是梵本的説法被 

原本地保留下來的,换算成中國曆法就是二月；其二，轉法輪的時間是八月八日， 

説法前調根和觀機根需要六個月，因此成道時間是六個月前的二月八日〔21〕。根 

據這一原理，誕生日也是二月八日。總結以上觀點如下表3 所示。

表 3 中國撰作的書籍中釋迦誕生、出家、成道的時間

托 胎 誕 生 出 家 成 道

(三國）？《牟子理惑論》 四月八日
四月八日 

(二月八日）

(梁)僧祐《釋迦譜》 四月八日 四月八日 二月八日 二月八日

(北齊)魏收《魏書•釋老志》 四月八日

(北齊)慧思《立誓願文》 七月七日 四月八日 二月八日 十二月八曰

(隋）信行《信行口集真如實 

觀》
七月七曰 四月八日 二月八日 正月八日

(北周）道安《二教論》 四月八日 二月八日 二月八日

(隋）費長房《歷代三寳紀》 四月八日 二月八日 四月八日 二月八日

〔20〕 道世編集《法苑珠林》卷九《出胎部》：“《瑞應經》云：‘太子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生。’又 

《佛行贊》云 ：‘於三月八日菩薩從右脅生。’《過去現在因果經》云 ：‘二月八日夫人往毗藍尼園，見 

無憂華，舉右手摘，從右脅出。’今謂世代既遥，譯人前後。直就經文，難可論辯。考求外典，如似可 

見。《春秋》云 ：‘魯莊公七年即莊王十一年四月辛亥，恒星不現。星殯如雨。’檢内外以四月爲正 

也。”（T53，p.346a)

〔21〕 法寳撰《倶舍論疏》卷一:“一定成道日者，依《長阿含經》第四云：‘八日如來生。八日佛 

出家。八日成菩提。八日取滅度。’次文云：‘二月如來生。二月佛出家。二月成菩提。二月取捏 

槃。’又《灌佛經》云 ：‘佛告諸天人，十方諸佛皆用四月八日夜半時生。皆用四月八日夜半時出家。 

皆用四月八日夜半時成道。皆用四月八日夜半時而般涅槃。’諸經八日皆同，説月有異。唯二、四 

别 ，不言餘月。准上二説，説雖有異，成道月日即是同也。所以得知。略有二理。一以立正異故。 

婆羅門國以建子立正。此方先時以建寅立正，建子四月，即建寅二月。故存梵本者而言四月。依此 

方者，即云二月。根本一也。二准《智論》及《婆沙》計 ，梵王請前五十七日。四月調根，兼觀機等總 

有六月，即是二月八日成道，至八月八日轉法輪定。如下引文。以此故知，二月八日成道爲定，去八 

月八日有六月故。”（T41,p.45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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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托月台 誕 生 出 家 成 道

(唐)彦琼《法琳别傳》 七月十五日 四月八日 四月八日 二月八日

(唐)道宣《釋迦氏譜》 四月八日 四月八日 二月八日 二月八日

(唐)道世《法苑珠林》 七月十五日 四月八日 四月八日 二月八日

(唐）法寳《俱舍論疏》 二月八日 二月八日 二月八日

由此表可知，與表1、2不同,將誕生、出家、成道日定爲不同日期的情况比較 

多見。上述觀點雖然存在分歧，但總體來看,正如上述道世的觀點，將《春秋》的 

記載與佛典直接聯繋起來，把佛誕日定爲四月八日的觀點更有説服力。毫無疑 

問，在整個中國南北朝隋唐時代最受普通大衆重視的佛教節日就是四月八曰。

以四月八日爲佛誕日自不待言，除此以外，得度出家的儀式，授戒儀式，講經 

法會，紀念佛像、佛塔完工的落成法會，埋葬遺骨，瘗埋舍利，放生魚等生物的放 

生會,甚至如《高僧傳》卷一二慧益傳記所載的燃燒自己身體供養佛的燒身供養 

活動等，很多與佛教有關的儀式都在這一天舉行。北朝時代佛像上的紀年銘 

文所署日期中四月八日最多見，二月八日在北魏、西魏比較少見，但在東魏、北 

周、隋出現的次數僅次於四月八日〔23〕。另外，著名的崇佛皇帝梁武帝選擇這一 

天舉行皇帝即位儀式。

關於釋迦的出家日，已知有二月八日和四月八日兩種觀點，到了唐代意見還 

是不統一。但是在唐代，成道日爲二月八日的意見基本達成一致。實際上由 

《唐六典》卷二和敦煌所見《大唐新定吉凶書儀》可知，在唐王朝，二月八日作爲 

紀念佛成道的日子，四月八日作爲紀念佛誕生的日子都是官員的假日〔24〕。

綜上所述，在印度原本是同一天的佛誕日和出家、成道日，在中國分别被定 

於四月八日和二月八日。如後文所述，這種變化促進了行像儀式和行城儀式的 

分化，也與行城儀式被賦予紀念二月八日逾城出家的意義有關。下面我們試着

〔22〕 慧皎撰《高僧傳》卷一二:“釋慧益,廣陵人，少出家,隨師止壽春。……至大明七年四月 

八日，將就焚燒，迺於鍾山之南，置鑊辦油。”（T50, P. 405b)
〔23〕 倉本尚德《北朝佛教造像銘研究》，法藏館,2016年 ,47頁。

〔24〕 中村裕一《中國古代O 年中行事•第一册•春》，汲古書院，2009年 ,348頁 ；中村裕一 

《中國古代O 年中行事•第二册•夏》，汲古書院,2009年 ,1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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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行像活動的來歷。

行像與行城

二、行像—— “迎佛”儀式

(一）印度的行像

行像指把佛像放在車輦或神轎上在街上遊行的儀式,在印度、西域、漢地都 

有舉行。

岸野亮示在邵朋（ Gregory Schopen)的研究基礎上介紹了很多漢譯及藏譯本 

“根本説一切有部律”的記載，作爲與行像有關的資料，這些記載至今爲止没有 

被全面利用，他還討論了印度行像儀式的情况。他指出上述律典中規定了用車 

輦承載的佛像是表現釋迦出家前樹下觀耕（指太子在樹下看到正在耕作的人 

們，看到小鳥捕食昆蟲，秃鷲捕食小鳥，感悟到生命的無常）形象的菩薩像，行像 

不一定僅用作紀念釋迦誕生,也有在夏安居的最後一天自恣日和大齋會時舉行 

行像的例子，這一觀點非常重要

岸野提到，以邵朋爲代表的許多學者認爲“根本説一切有部律”中描述的佛 

教修行者的狀態反映的是公元1 世紀至5 世紀左右印度的情况〔26〕。不過正如 

岸野所述，律典是某部派内部的規定,它在印度行像儀式的實際運用方面，諸如 

在何時、何地如何被實踐等問題都還不明確。

除了上述律典中記載的關於行像的規定之外,岸野提出的假説值得注意的 

是，至晚7 世紀，印度的行像儀式中，可能存在由出家修行者主導的行像和由國 

王等有權威的在家信仰者主導的行像兩種形式〔27〕。本節主要討論中國行像儀

〔25〕 岸野亮示《律(::説力、札!)宗教活動》，收人船山徹編《現世<75活動 h 來世O 往生》，臨川書 

店 ，2020 年^ 關於邵朋的行像研究，參看 Schopen，Gregory. “ On Sending the Monks Back to Their 
Books ： Cult and Conservatism in Early Mahayana Buddhism , Figments and Fragments of Mahdyana 
Buddhism in India: More Collected Paper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 pp. 108-153〇 

litSCelebrating odd moments： the biography of the Buddha in some Mulasarvastivadin cycles of religious 
festivalsM , Buddhist Nuns, Monks, and Other Worldly Matters: Recent Papers on Monastic Buddhism in I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4，pp. 361-389。
〔26〕 岸野亮示前揭書，3 7頁。

〔27〕 岸野亮示前揭書，1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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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詳情。相較於印度的情况，在中國有很多已知大致時代和地區的材料，可以 

更系統地追溯行像儀式在不同時代的變化。以下特别注意行像的經典依據是哪 

部佛典，何時舉行，將至今仍被混淆的由有權威的在家信仰者主導的“迎佛”行 

像和由僧人主導的“巡城”行城儘可能地區分開來討論。

根據記載了宋代初期以前中國佛教禮儀、制度沿革的贊寧《大宋僧史略》， 

行像的起源是釋迦捏槃之後，國王和臣下們以爲再也無法拜見佛，於是立佛降生 

相，或作太子巡城像〔28]。

具體來説，如後所述，行像的經典依據是記載了釋迦誕生後行七步的佛傳， 

以及爲死去的母親登切利天説法的釋迦下至此世時，優填王帶着因思慕釋迦而 

製造的佛像一同出迎的場景。

塚本善隆介紹的敦煌文獻中保留着西魏北周時期佛教教圑的規定,其中與 

四月八日和二月八日行像相關的規定中説其經典依據如下：

聖人出世，托膺有時，是以《因果經》云:“如來於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 

降神母胎，二月八日，日初出時，夫人見藍毗尼菌中有一大樹，名曰無憂。即 

擧手攀之，菩薩漸漸從右脅生，十方面各行七步。”又《觀佛三昧經》云：“如 

來從仍利天下至閻浮提，時優填王，佛去後，戀慕世尊，鑄金爲像，聞佛既還， 

載像往迎。爾時世尊，合掌向像，而語像言，汝於來世大作佛事，我滅度後, 

有諸弟子付囑於汝。空中化佛，異口同音咸作是言，若有衆生於佛滅後，造 

立形像，幡華衆香，持用供養，是人來世，必得念佛清净三昧。”然則嚴飭尊 

像，無量利益，奉戴四出，亦同膺見。〔29〕

這一文本中作爲行像的經典依據被引用的佛經有《因果經》和《觀佛三昧海經》。 

《因果經》指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過去現在因果經》。從此經中引用釋迦誕生的 

場景:四月四日夜明星出現之時人摩耶夫人的母胎,二月八日日出時從夫人的右 

脅出生，向十方各行七步。

從《觀佛三昧海經》中引用了這樣的場景:優填王思慕釋迦鑄造金像，聽説

唐 研 究 第 二 十 六 卷

〔28〕 贊寧撰，富世平校注《大宋僧史略校注》卷上《創造伽藍•行像》，中華書局,2015年,22— 

2 3 頁。

〔29〕 塚本善隆《敦煌本•中國佛教教団O 制規—— 特(C行像《祭 典 收 人 《塚本善 

隆著作集》第 3 卷 ，大東出版社,1975年 ，29 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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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迦從切利天下降此世，他載着佛像去迎接釋迦。《觀佛三昧海經》卷六提到： 

“佛告阿難，佛滅度後佛諸弟子，知佛如來下忉利天及見佛像，除却千劫極重惡 

業。”（T15, P.678b)

也就是説，行像儀式的經典依據是釋迦顯現出初生時就可以走路的奇迹場 

景以及優填王製造佛像與佛像一同迎接從忉利天下降的釋迦的場景，這兩種佛 

傳故事。

關於舉行行像儀式的功德，前述西魏、北周時期的教圑規定中提到，頂戴奉 

持佛像就能釋得與用精美飾物裝飾佛像同等的無量功德。另外，《觀佛三昧海 

經•觀四威儀品》中説佛滅之後想佛行者，或見佛迹者、見像行者，步步都能消 

除千劫極重的惡業,可見觀行像也有消除罪業的功德。

行像儀式中的佛像和承載佛像的花車被裝飾得絢麗多彩，遊行隊伍中還有 

伎樂等音樂和舞蹈。很多活動都要在佛誕日舉行，也有連續進行十天以上的情 

况。實際上在古代印度這一儀式在多個地區都有舉行。法顯和玄奘記載了具體 

的例子。法顯記録了 5 世紀初在笈多王朝的都城、恒河流域的摩訶陀國巴連弗 

城（華氏城，Skt. Pataliputra)於吠舍怯月舉行的行像活動，記載如下：

凡諸中國，唯此國城邑爲大。民人富盛，競行仁義。年年常以建卯月八 

曰行像。作四輪車，縛竹作五層，有承壚、揠戟，高二匹餘許，其狀如塔。又 

白氈纒上，然後彩畫，作諸天形像。以金、銀、琉璃莊校其上，懸繒幡蓋。四 

邊作龕，皆有坐佛，菩薩立侍。可有二十車，車車莊嚴各異。當此日，境内道 

俗皆集，作倡伎樂，華香供養。婆羅門子來請佛，佛次第人城，人城内再宿。 

通夜然燈，伎樂供養，國國皆爾。〔30〕

法顯在這條記載前提到,有名叫婆羅門子羅沃私婆迷（Skt. Rajasvamin)的五十餘 

歲大乘佛教徒，深受國王尊敬和國人仰慕，正因爲他，外道纔不能凌駕於佛教僧 

人之上〔31〕。材料中提到的“婆羅門子”指的應該就是此人。由深受國王敬仰的 

他負責迎請佛像的工作，應該能使儀式更加隆重吧。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國王是

行像與行城

〔30〕 法顯撰，章巽校注《法顯傳校注》，中華書局，2008年 ,88頁。

〔31〕 “有一大乘婆羅門子，名羅沃私婆迷，住此城裏，爽悟多智，事無不達，以清净自居。國王 

宗敬師事，若往問訊，不敢並坐。王設以愛敬心執手,執手已，婆羅門輒自灌洗。年可五十餘，舉國 

瞻仰。賴此一人，弘宣佛法，外道不能得加陵衆僧。”《法顯傳校注》，87—8 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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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參加了這個儀式並不清楚。由“城内再宿”可知行像活動至少持續了三天。 

這個儀式究竟是紀念什麽的還不清楚。但至少可以確定這是個將佛像從城外 

“迎人”城内的儀式。

法顯的時代之後二百餘年，在恒河上游曲女城（Skt. Kanyakubja) ,戒日王朝 

的國王戒日王（Skt. Har§a-vardhana，約 606—647在位）舉辦了五年一次的無遮 

大會（國王對僧俗男女無限制地佈施飲食和物品的大集會）。當時舉行了隆重 

的行像儀式，玄奘也應邀參加。《大唐西域記》卷五載此次儀式的詳情如下。

是時諸國二十餘王先奉告命，各與其國髦俊沙門及婆羅門、羣官、兵士， 

來集大會。王先於河西建大伽藍。伽藍東起寳臺，高百餘尺，中有金佛像，量 

等王身。臺南起寳壇，爲浴佛像之處。.從此東北十四五里，别築行宫。是時 

仲春月也，從初一日以珍味鎭諸沙門、婆羅門，至二十一日，自行宫屬伽藍，夾 

道爲閣，窮諸瑩飾，樂人不移，雅聲遞奏。王於行宫出一金像，虚中隱起，高餘 

三尺，載以大象，張以寳幢。戒日王爲帝釋之服，執寳蓋以左侍;拘摩羅王作 

梵王之儀,執白拂而右侍。各五百象軍，被鎧周衛。佛像前後各百大象，樂人 

以乘，鼓奏音樂。戒日王以真珠雜寳及金銀諸花，隨步四散，供養三寳。先就 

寳壇，香水浴像。王躬負荷，送上西臺，以諸珍寳、僑奢耶衣數十百千，而爲供 

養。是時唯有沙門二十餘人預從，諸國王爲侍衛。撰食已訖，集諸異學，商攉 

微言，抑揚至理。日將曛暮，回駕行宫。如是日送金像，導從如初，以至散日。〔32〕 

上述儀式在二十一天裏每天重複進行，特别有趣的是，把國王等身金佛像放在大 

象身上而不是花車上，戒日王扮演帝釋天，拘摩羅王（Skt. Kumam)扮演梵天，侍 

立於金佛像兩側，國王親自做了行像儀式的主角。田中純男認爲這可以理解爲 

是在模仿佛在仞利天（三十三天）説法，後依三道寳階降下閻浮提（或是僧伽 

舍），優填王持因思慕釋迦而製作的佛像出迎的故事〔33〕。

實際上《大唐西域記》中記載，劫比他國（舊名僧伽舍，Skt. Kapitha)以東二 

十餘里有大寺院，是釋迦從仞利天降下的地方,釋迦從中間的黄金階梯下來，梵

〔32〕 《大唐西域記校注》卷五《羯若鞠闍國》,440— 4 4 1頁。

( 3 3 ) 田中純男《彳 >  K O 行像—— /Vレシ个王(C J； 祝祭劇》，收人松濤誠達先生古稀記念 

會編《梵文学研究論集—— 松濤誠達先生古稀記念》，大祥書籍,2007年 ,19一 4 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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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手執白拂塵，侍立於釋迦右側，從銀色階梯上下來，帝釋天手持寳蓋（傘蓋）， 

侍立釋迦左側，從水晶階梯上下來〔34〕。

玄类造訪此地時，諸國王已經模仿原本的寳階用磚石築起了用珍寳裝飾的 

七十餘尺的階梯，並在上面修建精舍。中間有石造佛像，左右階梯處是帝釋天、 

梵天像，他們都做出下臺階的姿勢。

可以説戒日王行像儀式的主角金像也象徵着優填王製作的佛像，同時不僅 

象徵佛像，也象徵佛陀本身，國王們扮演帝釋天、梵天，給觀衆以國王作爲佛的守 

護者身份的印象。這次戒日王的行像儀式模仿三道寳階的佛傳故事，象徵優填 

王“迎佛”事，這與巴連弗城的例子一樣明確。

(二）中亞的行像

法顯和玄奘西行時，中亞的城市也舉行了隆重的行像儀式。法顯爲了觀摩 

絲綢之路西域南道最大的佛教城市于闐的行像儀式，在此停留了三個月。從以 

下記載中可以了解4 世紀末盛大行像儀式的詳情：

其國中十四大僧伽藍，不數小者。從四月一日，城裏便掃灑道路，莊嚴 

巷陌。其城門上張大幃幕，事事嚴飭，王及夫人、采女皆住其中。瞿摩帝僧 

是大乘學，王所敬重，最先行像。離城三四里，作四輪像車，高三丈餘，狀如 

行殿，七寳莊校，懸繒幡蓋。像立車中，二菩薩侍，作諸天侍從，皆金銀雕瑩， 

懸於虚空。像去門百步，王脱天冠，易着新衣，徒跣持華香，翼從出城迎像， 

頭面禮足，散華燒香。像人城時，門樓上夫人、采女遥散衆華，紛紛而下。如 

是莊嚴供具，車車各異。 一 僧伽藍則一日行像。白月一日爲始，至十四日行 

像乃訖。行像訖，王及夫人乃還宫耳。〔35〕

于闐有十四大寺院，每所寺院有一尊行像用的佛像，行像在佛誕日四月八日前後 

一周，共計十四天中舉行。承載佛像的花車高三丈（約 7. 2 米），比法顯在印度 

巴連弗城見到的行像花車更大。于闐的行像儀式中國王和王妃的任務是，國王 

在城門外禮拜迎接來自城外的佛像，佛像人城時，王妃和女官們在城門的樓上散 

花。把佛像從城外向城内迎人這一點與巴連弗城行像儀式相同。國王出迎佛像

[M〕 《大唐西域記校注》卷四《劫比他國》,417— 4 1 8頁。 

〔35〕 《法顯傳校注》，1 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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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也是模仿優填王出迎釋迦的故事。從城門上散花的行爲，在北魏洛陽也被 

皇帝仿照而行。

另一方面，7 世紀前半期途經西域北道（天山南路）城市龜兹國的玄奘也記 

載了行像儀式。但是似乎玄奘本人没有親眼見到行像過程，記述也很簡潔。 

《大唐西域記》載：

大城西門外路左右各有立佛像，高九十餘尺。於此像前建五年一大會 

處，每歲秋分數十日間，舉國僧徒皆來會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捐廢俗 

務，奉持齋戒，受經聽法，渴日忘疲。諸僧伽藍莊嚴佛像，瑩以珍寳，飾之錦 

綺，載諸輦輿，謂之行像，動以千數，雲集會所。〔36〕

這是7 世紀前半期龜兹的情况。當時龜兹小乘説一切有部盛行，律典允許食用 

三種净肉，但玄奘因爲大乘佛教禁止食肉所以没有食用。據《大慈恩寺三藏法 

師傳》，玄奘來訪時，國王携群臣和大德僧木叉鞠多一起在城外迎接。另外，龜 

兹周邊數千僧人在城東門外大張帷幕，奏行像時演奏的音樂迎候玄奘

關於龜兹行像值得一提的是,它並不在佛誕日舉行，而是在每年秋分左右舉 

行，行像使用的佛像的數量數以千計。秋分前後是模糊的説法，但 9 世紀段成式 

撰《酉陽雜姐》卷四，明確記載了龜兹八月十五日舉行了行像儀式。據《大唐西 

域記》卷六，説一切有部以九月八日爲釋迦涅槃日，6 世紀以後涅槃在龜兹非常 

受重視。慶昭蓉認爲龜兹行像儀式舉行日期與涅槃日、自恣盛會有關〔38〕。

另外，相較於至今可知的其他地區用於行像的佛像數量數以十計，龜兹的數 

以千計儘管有些誇張，但也明顯不是一個數量級。一般來説，行像中多使用木 

像、塑像或夾竚（乾漆造像;以麻布層層舖在漆中，和上木粉，然後堆成輕量佛像 

的方法）製成的輕量佛像。龜兹佛像風格也影響到周邊諸國，玄奘遊歷于闐時， 

王城西南十餘里的寺院中供奉着從龜兹傳來的夾竚製立佛像〔39〕。

〔36〕 《大唐西域記校注》卷一《屈支國》,61頁。

〔37〕 慧立、彦琮著，孫毓棠、謝方點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中華書局，2000年 ,25頁。 

〔38〕 慶昭蓉《吐火羅語世俗文獻與古代龜兹歷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 ,228—23 1頁。 

〔39〕 《大唐西域記校注》卷一二《瞿薩旦那國》：“王城西南十餘里，有地迦婆縛那伽藍，中有夾 

竚立佛像，本從屈支國而來至止。昔此國中有臣被譴，寓居屈支，恒禮此像。後蒙遺國，傾心遥敬。” 

1014— 10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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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兹周邊有很多佛教石窟，諸如庫木土拉千佛洞和克孜爾千佛洞等,近年來 

隨着石窟寺院遺址考古發掘的推進，石窟中出土了很多可移動的小型木製佛像， 

克孜爾石窟一些主室中心塔柱窟正面的佛龕中，安置着可以從龕中取出的木雕 

佛像。魏正中（Vignato)以這一情况爲證據發表假説，認爲這些從龕中取出的佛 

像是用於行像儀式的〔4Q〕。鑒於前述龜兹用於行像的佛像數量衆多,在龜兹，製造 

了很多可移動、可用於行像儀式的佛像。由此可知在諸如于闐、龜兹等佛教興盛 

的絲綢之路緑洲城市中，也會舉辦可以與印度相媲美的隆重的行像儀式。

(三）漢地的行像

那麽漢地的行像是怎樣舉行的呢？在漢地，從魏晋南北朝時起就有行像的 

例子。由於這一時期北方南方的情况不同，我們首先從南方説起。據劉義慶 

(403—444)撰《宣驗記》（《法苑珠林》卷九一所引）載，孫祚之子孫稚聰穎且信 

奉佛教，在十八歲時亡故了。後來，孫祚去武昌（湖北省鄂州市）赴任，東晋咸康 

三年(337)四月八日，廣設法會延請佛像招待僧侣，設齋會行道。於是見孫稚在 

僧衆中，隨侍佛像行道(繞行堂塔等）。孫祚來到孫稚身邊探問，孫稚跪拜行禮, 

詳細講述近况，並跟隨父母回了家〔41〕。由此可知這裏的行道也是把佛像置於隊 

列中的一種行像儀式。衹是不知道是否在街上遊行。

東晋著名畫家戴逵（？ 一 396)造行像五軀，安置在建康瓦官寺;初唐法琳撰 

《辯正論》載，戴逵親自製造“五軀夾貯像”（乾漆製作的佛像），有學者認爲這二 

者指的是同一件事〔42〕。另外，《比丘尼傳》卷三《道瓊尼傳》載，劉宋元嘉八年 

(431)製造了大量佛像，於瓦官寺造彌勒行像、於建福寺造普賢菩薩行像。梁 

僧祐撰寫的佛典目録《出三藏記集》卷一二中出現了“宋明帝、齊文皇、文宣造行

〔40〕 Vignato, Giuseppe, uMonastic Fingerprints： Tracing Ritual Practice in the Rock Monastery of 
Qizil through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Zehsc/ir诉 20/21，2017，pp. 22-31.

〔41〕 道世《法苑珠林》卷九一《破齋篇》：“晋孫稚,字法暉，齊國般陽縣人也。父祚，晋太中大 

夫。稚幼而奉法。年十八，以咸康元年八月病亡。祚後移居武昌。至三年四月八日，沙門於法階行 

尊像經家門。夫妻大小出觀，見稚亦在人衆之中，隨侍像行。見父母，拜跪問訊，隨共還家。”（T53, 

p. 958ab)
〔42〕 參吉村怜《行像考》，《南都佛教》89,2〇〇7 年 ,103_1〇4 頁。

〔43〕 寳唱撰《比丘尼傳》卷二《道瓊傳》：“瓦官寺彌勒行像一軀，寳蓋瓔珞。南建興寺金像二 

軀 ，雜事幡蓋。於建福寺造卧像並堂，又製普賢行像。”（T50, p.93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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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八部鬼神記第十”的標題〔44〕，可知宋、齊時代皇族也製造了行像。

此外，《高僧傳》卷十載邵碩在四月八日四川成都舉行的行像儀式的隊列中 

匍匐作獅子形，同日成都西北部的郫縣也舉行了行像儀式，邵碩也在隊列中作獅 

子形，人們纔知道這是他的分身[〜 。

如前所述南朝確實舉行了行像儀式，但史料非常有限，其實際情况還有很多 

不明確的地方。

有記載表明大致與戴逵同時稍早，在五胡十六國後趙石氏的都城鄴城，爲紀 

念佛誕舉行了行像儀式。陸翩《鄴中記》載後趙石虎（334—349在位）令著名工 

匠解飛製造花車事云：

石虎性好侯佛，衆巧奢靡，不可紀也。嘗作檀車，廣丈餘,長二丈，四輪

作金，佛像坐於車上,九龍吐水灌之。又作木道人，恒以手摩佛心腹之間，又

十餘木道人，長二尺餘，皆披袈裟繞佛，行當佛前，輒揖禮佛。又以手撮香投

爐中，與人無異。車行則木人行龍吐水，車止則止。亦解飛所造也。〔46〕

九龍灌佛明顯是模仿佛誕生時九龍灌頂的場景，就灌佛來講，石虎的上一代國王 

石勒在四月八日舉行灌佛儀式，因此認爲這種花車也用於四月八日佛誕日行像 

應該没有問題。

《魏書•釋老志》載北魏主張廢佛的皇帝世祖太武帝(423—452在位）即位 

之初，於四月八日舉行行像儀式，皇帝在門樓上散花〔47〕。

經太武帝廢佛，文成帝復興佛法以後,佛教比以前更興盛了。《洛陽伽藍 

記》卷三《城南》記載，在因遷都成爲北魏都城的洛陽，四月八日大規模行像儀式 

是在皇帝的命令下舉行的。北魏洛陽城呈三層構造，宫殿區是宫城，外圍是繼承 

漢魏洛陽城郭的内城，再外圍還有外郭城。洛陽舉行的行像儀式並不是繞城一 

周的“行城”，而是從城南景明寺到宫城内的閭闔宫，行像的隊列是沿直綫北上

〔44〕 《出三藏記集》卷一二(T55，p.92bc)。
〔45〕 《高僧傳》卷一〇《邵碩傳》：“至四月八日，成都行像，碩於衆中匍匐作師子形。爾日郫縣 

亦言見碩作師子形，乃悟其分身也。”（T5 0 , p. 393a)
〔46〕 陸翮撰《鄴中記》，中華書局，1985年 ,8頁。

〔47〕 《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世祖初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業，每引高德沙門，與共談論。 

於四月八日輿諸佛像，行於廣衢，帝親御門樓，臨觀散花，以致禮敬。” 30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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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像的主要目的是皇帝要將佛像迎人城内散花、禮拜。

我們再對洛陽的行像儀式作更詳細的説明。舉行儀式的前一天四月七曰， 

將尚書祠部曹登記在册的洛陽諸寺院中的千餘軀佛像集中在景明寺。景明寺是 

宣武帝在景明年間（500 — 503)建立的寺院，位於内城南門宣陽門外向南一里 

處。四月八日大量花車載着千餘軀佛像組成的行像隊伍，按順序從景明寺出發， 

沿都城南北向中軸錢御道（銅駝街），途中穿過宣陽門一直北上，到達宫城的閭 

闔門，在闐闔宫前廣場接受皇帝的散花禮拜W 。各寺院别出心裁地把花車裝飾 

得絢麗多彩，附之以行像用的伎樂隊和雜技團，寺院在這些方面互争高下。下面 

我們介紹幾個有代表性的寺院的物品。

景興尼寺是宦官共同建立的寺院，該寺院搭載金色佛像的花車高達三丈，製 

作之精巧難以言表。車頂用鑲嵌寳玉的華蓋，四面垂金鈴七寳珠，飛天伎樂，望 

之雲表。常詔羽林（近衛軍）一百人舉此像，絲竹雜伎皆由皇帝命令派遣[49]。也 

就是説，這個寺院的行像隊列是代表皇帝權力的行像。

長秋寺是由深受宣武帝寵愛而權勢顯赫的宦官劉騰建立的寺院，有六牙白 

象負釋迦在虚空中的像。這表現了釋迦托胎摩耶夫人的場景，是爲了慶祝佛誕 

而精心設計的。佛像和佛具都用金玉莊嚴，技藝精巧難以形容。行像的隊伍中， 

以扮演辟邪（有翅膀的兩角神獸）和獅子的人作爲引導，着奇裝異服吞刀吐火， 

表演爬梯子走鋼絲的雜技，在街頭所到之處觀者如堵，互相踐躍,甚至出現死人 

的 情 况 。

另外，同樣是由宦官建立的昭儀尼寺有一佛二菩薩塑像，工藝精巧，在京城 

首屈一指，伎樂隊伍之盛也可與長秋寺匹敵。爲了參加四月八日的行像儀式，昭 

儀尼寺三尊於前一日被移出送至景明寺，景明寺三尊恒出迎之〔51〕。

城東宗聖寺的佛像髙達三丈八尺，其姿態優美端莊，佛特有的相好都具備 

了。人們瞻仰佛像甚至忘記了眨眼，它一旦出現在街市中，大家紛紛出門觀看。

行像與行城

〔48〕 關於行像的路徑參看前引吉村怜《行像考》,90—111頁。

〔49〕 楊街之著，楊勇校箋《洛陽伽藍記校箋》卷二《城東》，中華書局，2006年 ，8 2頁。 

[5〇〕 《洛陽伽藍記校箋》卷一《城内》，4 4 頁。

〔51〕 同上書，5 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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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技伎樂規模也僅次於劉騰所建的長秋寺〔52〕。

綜上所述，可以説洛陽的行像儀式不是由出家僧侣主導，而是由皇帝、王族、 

宦官等有權威的在俗者主導進行的，其主要目的是皇帝爲了慶祝佛誕而迎佛人 

城散花、禮拜。

像這樣由皇帝主導的行像儀式此後似乎暫時中斷了。不過，雖然不定期，但 

類似的儀式在唐代也有舉行。

(四）在行像儀式的延長綫上—— 玄奘帶來的佛像、經典的遷移

由皇帝主導的行像儀式在北魏舉行，此後隋唐時期未見舉辦的痕迹，但説起 

迎接佛像,玄奘從印度帶回很多經典和佛像時，從皇城南門朱雀門，到西北方的 

弘福寺，長安百姓運送玄奘帶來的物品時的隊伍可以作爲行像的例子。請看玄 

奘的弟子慧立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六的記載：

是日有司頒諸寺，具帳輿、華旛等，擬送經、像於弘福寺，人皆欣踊，各競 

莊嚴。翌日大會於朱雀街之南，凡數百件，部伍陳列。……以二十匹馬負而 

至。其日所司普頒諸寺，俱有寳帳、幢、旛供養之具，限明二十八日〔53〕旦並 

集朱雀街擬迎新至經、像於弘福寺。於是人增勇銳，各競莊嚴，窮諸麗好，旛 

帳、幢蓋、寳案、寳譽，寺别將出分佈訖，僧尼等整服隨之，雅梵居前,薰爐列 

後，至是並到朱雀街内，凡數百事。佈經、像而行，珠珮流音，金華散彩，預送 

之儔莫不歌詠希有，忘塵遣累，嘆其希遇。始自朱雀街内終届弘福寺門，數 

十里間，都人士子、内外官僚迥道兩傍，瞻仰而立,人物闐□。所司恐相騰 

踐，各令當處燒香散華，無得移動，而烟雲贊響，處處連合。昔如來創降迦 

毗，彌勒初昇覩史，龍神供養，大衆圍繞，雖不及彼時，亦遺法之盛也。[54] 

這一將佛像、經典護'送至弘福寺的儀式也是由王朝主導進行的，爲了運送佛像和 

經典使用御輿，隊列中有伎樂，燒香、散花這些方面與北魏洛陽舉行的儀式一致。 

另外，可以説慧立用釋迦降臨、彌勒上生兜率天來比擬，也與行像是紀念佛誕的 

儀式共通。

唐 研 究 第 二 十 六 卷

[ 5 2 ] 《洛陽伽藍記校箋》卷二《城東》,76頁。

〔53〕 應作“二十五日”。

〔54〕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六，126— 128頁。

. 2 5 2  .



行像與行城

比這次規模更大的是，貞觀二十二年（648)十二月，將弘福寺安置的經典、 

佛像遷移到大慈恩寺的儀式。大慈恩寺是皇太子李治（後來的高宗）爲亡母文 

德皇后祈福修建的寺院，玄奘出任管理寺院的上座。當時玄奘深受太宗的信賴 

和推崇，由初唐最鼎盛時期的皇帝和帝師主導的行像儀式，規模盛大。下面也引 

用《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來介紹當時的情况：

十二月戊辰，又敕太常卿江夏王道宗將九部樂，萬年令宋行質、長安令 

裴方彦各率縣内音聲，及諸寺幢帳，並使務極莊嚴。己已，旦集安福門街，迎 

像送僧入大慈恩寺。至是陳列於通衢，其錦綵軒檻，魚龍幢戲，凡一千五百 

餘乘，帳蓋三百餘事。先是内出繡畫等像二百餘軀，金銀像兩軀，金縷綾羅 

施五百□，宿於弘福寺，並法師西國所將經、像、舍利等，爰自弘福引出，安置 

於帳座及諸車上，處中而進。又於像前兩邊各麗大車，車上豎長竿懸旛，旛 

後佈師子神王等爲前引儀。又莊寳車五十乘坐諸大德，次京城僧衆執持香 

華，唄贊隨後，次文武百官各將侍衞部列陪從，太常九部樂挾兩邊，二縣音聲 

繼其後，而幢施鐘鼓訇磕繽紛，眩日浮空，震耀都邑，望之極目不知其前後。 

皇太子遣率尉遲紹宗、副率王文訓領東宫兵千餘人充手力，敕遣御史大夫李 

乾祐爲大使，與武侯相知檢校。帝將皇太子、後宫等於安福門樓執香爐目而 

送之，甚悦。衢路觀者數億萬人。〔55〕

由此可知，參加儀式的車輛多達一千五百餘乘,帳蓋三百餘事。將弘福寺取出的 

西方帶來的經典、佛像安置在這些車上，向大慈恩寺進發。接着是載着五十位新 

人住慈恩寺的大德的五十臺寳車，手持香花的京城僧衆,一邊唱贊一邊隨侍其 

後。其次文武百官各將侍衛隨從。又有太常九部樂的隊列在轉運隊伍兩側奏 

樂，二縣（萬年、長安）樂隊緊隨其後。幢、幡、鐘、鼓熱鬧地交織在一起行進，幢、 

幡炫目，樂聲迴盪在空中，其威勢遍及京城民衆的耳目，極目望去不知隊伍綿延 

至何處。太宗率皇太子李治和後宫衆人於安福門樓門手執香爐目送隊伍，十分 

高興。聚集在街上的觀者無數。

這或許可以看作是唐代最隆重的行像儀式。這裏皇帝在門樓上目送隊伍 

是要“迎人”大慈恩寺。把皇帝御書的大慈恩寺碑從宫中運往慈恩寺時玄奘

〔55〕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七，156頁。

. 2 5 3  .



也舉行了同樣的儀式。初唐以後，雖然再未見到皇帝敕命舉行的如此盛大的 

行像儀式，但每三十年一次,將法門寺地宫埋藏的舍利迎人城内時還會舉行同 

樣的儀式。

綜上所述，至今所見的行像儀式都是由皇帝等有權威的在俗者主導的“迎 

佛”儀式。接下來我們擬論述與之有不同意義的行城儀式及其沿革。

三、行城—— “巡城”儀式

(一）印度、東南亞的行城儀式

與“迎佛”行像儀式不同的是由出家者主導的“巡城”行城儀式。據義净所 

説，當時的印度也舉行相當於唐朝“行城”的儀式，但以下資料顯示，這一儀式是 

在與佛誕和成道無關的日子舉行的：

凡夏罷歲終之時，此日應名隨意，即是隨他於三事之中任意舉發説罪除 

想之義。舊云自恣者，是義翻也。必須於十四日夜請一經師升高座誦佛經， 

於時俗士雲奔、法徒霧集，燃燈續明、香花供養。明朝總出旋繞村城，各並 

虔心禮諸制底，棚車輿像鼓樂張天，幡蓋縈羅飄揚蔽日，名爲三摩近離，譯 

爲和集，凡大齋日悉皆如是。即是神州行城法也，禺中始還人寺，日午方 

爲大齋。[57]

這是在夏安居結束時坦白罪過的自恣日舉行的，前一天晚上經師升高座誦經，僧 

俗聚集，燃燈續明，香花供養，次日早晨一起出發在村城中遊行。義净譯根本説 

一切有部律典《根本説一切有部•目得迦(Skt.mukutaka)》中有如下關於行城的 

規定：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世尊既許形像於節會日行人城中，時諸婆羅 

門居士等共告宓舞曰：“阿遮利耶！形像雖人，我等不知。聖者豫先爲告， 

今者我等隨力，各辦上妙香花吉祥供養，修治道路嚴飾城隍，瞻仰尊儀式修

唐 研 究 第 二 十 六 卷

〔56〕 氣賀澤保規《法門寺出土O 唐 代 文 物 子 O 背景—— 碑刻「衣物帳」《 整 理 t 分析力、 

fc》，收人礪波護編《中國中世O 文物》，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3年 ，581— 6 4 1頁。

〔57〕 義净撰《南海寄歸内法傳》卷二(T54，P. 2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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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福。”時諸宓芻以緣白佛，佛言:“去行城時七八日在，應可唱令普相告知： 

‘至某日某時將設法會，仁等至時各隨己力具辦香花，於某伽 #咸申供  

養。’”於時雖在街衢而爲告令，時諸人衆尚有不聞，以緣白佛，佛言:“當於 

紙素白氈明書令詞，可於象馬車輿之上街衢要路宣令告知。”至行城日無多 

侍從，佛言:“應令五衆圍繞隨從而行。”〔58〕

這裏規定在行城儀式舉行的七八天前，出家者須預先將舉行的日期告知更多的 

人，這是希望獲得在俗信仰者的捐贈。行城當天如果侍從較少，就讓出家五衆在 

行像隊伍的後面隨行。出家者主導的情况下，以募集在家信者的施物爲目的，因 

爲巡行更多場所效果更好，所以纔在城中遊行。

(二）南北朝至初唐的行城儀式

那麽我們來看上述由僧衆主導進行的行城儀式在中國的展開。第二部分中 

提到塚本善隆介紹的敦煌文獻中，保留着西魏、北周時期佛教教圑的規定，其中 

關於四月八日和二月八日舉行的儀式規定（“四月八日二月八日功德法”）如下： 

爾時四衆皆願供養，但寺舍隙狭，或復僻遠，行者供養，必不周普，自今 

已後，諸佛弟子，道俗衆等,宜預擇寬平清潔之地，修爲道場，於先一日，各送 

象集此，種〃伎樂，香花供養，令一切人物得同會行道。若俗人設供請佛及 

僧，亦於是日通疏留知，至於明旦日初出時，四衆侍衛，隨緣應供設，檀主與其 

眷屬，執持香花，路左奉迎，恭敬供養，如法齋會。如是齋畢，然後還寺。〔59〕 

這是説由於寺舍狹窄僻遠，供養不周,規定在行像儀式舉行的前一天把平坦寬闊 

乾净的地方佈置爲道場，並將佛像集中在此。另外，如《根本説一切有部•目得 

迦》所載，還規定了爲便於在俗者準備佛像和僧人的供養品，前一天要預先通 

知。這裏没有使用“行城”一詞，也没有使用“行像”一詞，雖然這是出家者主導 

的儀式，但没有提及繞城，應該屬於行像與行城還未分化的狀態。

實際上最早使用“行城”一詞談論二月八日行城儀式的是記載6 世紀長江 

中游習俗的宗懔《荆楚歲時記》，記載如下。

行像與行城

〔58〕 義净譯《根本説一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迦》卷八(T24,P. 446ab)。

〔59〕 前引塚本善隆《敦煌本•中國佛教教団CO制規—— 特 (C行像(7)祭典 (C O ^ T 》,291— 

29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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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八日，釋氏下生之日，迦文成道之時。信捨之家，建八關齋戒、車輪 

寳蓋、七變八會之燈。至今二月八日平旦，執香花繞城一匝,謂之行城事。_

由此可知，以二月八日爲釋迦下生也是成道之日，手持香花繞城一周謂之“行城”。 

北齊杜臺卿撰《玉燭寶典》卷二附説中對二月八日“巡城”的由來説明如下：

《孔子内備經》云:“震爻動則知有佛。”《大涅槃》云:“如栴檀林栴檀圍 

繞，如師子王師子圍繞。”又云：“稽首佛足百千萬匝。”今人以此月八日巡 

城，蓋其遺法矣。魏代踵前，於此尤盛。其七日晚，所司預奏，早開城門，過 

半夜，便内外俱起，遍滿四槨。……是曰尊儀、輦輿並出，香火竟路，幡花引 

前，寺别僧尼讃唄隨後。此時花樹未甚開敷，去聖久遠，力非感降其花。道 

俗唯刻鏤錦綵爲之。

由此可知，巡城(行城)儀式指從前一天半夜開始，許多載着佛像的車肇列隊遊行， 

繞城一周的活動,遊行伴着贊唄等音樂、燒香、幡蓋、鮮花，非常熱鬧。在杜臺卿生 

活的年代，二月八日舉行盛大的行城儀式。不過杜臺卿也記載，中國南北習俗不 

同，不是必須繞行一周，也有獨行的情况，這是模仿佛在這一天將人涅槃的故事。

另外，同書《玉燭寳典》卷四關於佛誕日的討論中，認爲佛的威神力是不可 

思議的，因此不能以文字爲證據，也無法確定佛誕日是四月八日還是二月八日。 

並且二月八日“巡城圍繞”、四月八日“行像供養”等活動都是佛陀留在世間的教 

化，因此這些活動都没有被廢止〔62〕。

綜上所述，杜臺卿自己對巡城(行城)儀式基於什麽並不了解，但至少把“巡 

城”和“行像”兩種儀式區分開了。

現存資料中，最早明確提出二月八日行城儀式反映了悉達太子逾城出家的 

是隋代的杜公瞻。他是杜臺卿的侄子，他對前述《荆楚歲時記》所載二月八日行 

城事作了如下注解：

按《本起經》云：“二月八日夜净居，諸天共白太子：‘今者正是出家之 

時。’車匿自覺，楗陟不復噴鳴。太子放身光明。獅子吼言：‘諸佛出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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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宗懔撰，杜公瞻注，姜彦稚輯校《荆楚歲時記》，中華書局，2018年 ，2 7頁。 

〔61〕 石川三佐男譯《玉燭寳典》，明德出版,1988年 ，9 4頁。

〔62〕 《玉燭寳典》，147— 1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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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我亦如是。’諸天捧馬四足，並接車匿。釋提櫃因執蓋，北門自開，諸天 

歌贊，至於天曉,行已三逾闍那。”又《本行經》云:“鬼星已與月合，帝釋諸天 

唱言時至。太子聞已，以手拔發令寤，諸天捧馬足出，至聞王内，則行城中 

矣。”故今二月八日平旦，執香行城一匣，蓋起於此。⑽

這裏杜公瞻引用《本起經》（應該是《過去現在因果經》〔64〕）和《本行經》（《佛本 

行經》），認爲行城儀式是模擬悉達太子（出家前的釋迦牟尼）逾城出家時，諸天 

人捧太子所乘馬足,繞城一周的事。特别是北門自行開啓這一點很重要,這與後 

述敦煌行城儀式中北門很受重視一事相對應。

另外，杜公瞻没有引用，但《普曜經》卷四載太子出家之際，“人羅閲祇欲行 

分衛，容色光光猶紫金曜，巨身丈六相三十二，萬民咸來觀之面像，目視無厭，所 

行周旋，衆隨逐之”〔65〕。

杜公瞻的解釋，即行城的經典依據是太子逾城出家，也被後來的文獻繼承。 

唐初著名護法僧法琳撰寫的《辯正論》卷八“不合行城”（道教徒不應行城)條中 

關於行城有如下有趣的記載：

《太子瑞應》等經云:“二月八日者，乃是四天王捧太子馬足，逾城出家。” 

因此有行城之法。爲追太子馬迹，表戀聖之情。比見諸州縣道家亦行斯法。 

行城之時，仍唱:“願我坐道場，香花供養道。”唯改佛字爲别。但道家既無此 

法,明知虚妄不實。若言有者，出何經誥？即以此爲准，諸事多附佛儀。〔66〕 

根據這一記載可知，唐初二月八日行城儀式是爲了紀念悉達太子逾城出家而舉 

行的。並且道教徒也模仿佛教的行城舉行相同的儀式，把佛教行城時唱誦的偈 

文“香花供養佛”改成“香花供養道”來唱。

(三）敦煌的行城儀式

唐代敦煌地區的行城儀式於每年二月八日舉行。在敦煌，這一天被定爲悉 

達太子的逾城出家日，模仿悉達太子出迦毗羅衛城時的巡城，將佛像安置在車或

行像與行城

[63〕 《荆楚歲時記》,27頁。

〔64〕 《修行本起經》《太子瑞應本起經》《中本起經》裏都没有類似記載，與此引文内容最接近 

的佛經是《過去現在因果經》卷二（T3 ，pp. 632b-633a)。
[65〕 竺法護譯《普曜經》卷四（T3 ，P.509bc)。
〔66〕 法琳撰《辯正論》卷八（T52,p.54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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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上繞城一周。

在敦煌二月八日不是釋迦誕生日而是逾城出家日，具體的證據列舉如下:8 

世紀成立的《齋琬文》（P. 2940)中有“王宫誕質，四月八日” “逾城出家，二月八 

日”〔67〕。S. 2567中列舉了“大乘四齋日：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正月八日、七月十 

五日”，二月八日是大乘四齋日之首，最受重視。S. 2832的“二月八日”條載，這 

一天是“菩薩厭王宫之時，如來逾城之日”，“是以都人仕女執蓋懸幡、疑白飯之 

城、似仿朱鬃之迹”。另外，吐蕃佔領時期(7世紀80年代一847年）所寫 S.4413 

中載，這一日是“菩薩逾城之日，天王捧馬之晨。弃榮華而人道之初、厭恩愛是 

出家之首”。

行城儀式由寺院主導舉行，寺院承擔各項費用，收集施物等。實際上行城儀 

式中負責必要費用的收取、拉車抬轎人員的分配等具體儀式運營工作的是行像 

社，即專門爲行像組織的民間結社。另外在歸義軍時代，行像司每年從行像社收 

取一定費用，作爲舉行行像儀式的資金儲備，進行有償貸出的資産運用。行像司 

是設於吐蕃、歸義軍時期的佛教事務行政機構都司（都僧統司）管轄之下，由數 

名僧人構成的組織。下面，基於先行研究，簡單整理並説明行城（巡城）儀式具 

體 是 如 何 進 行 的 。

1. 事前的準備—— 佛像、傘蓋、幡等的修繕

先從行城儀式的事前準備説起。二月初，檢查用於儀式的佛像及其附屬品 

(佛像的背光等）、傘蓋、幡等是否完好，有破損的由寺院出資修補，或者新製。

2. 二月六日、七日—— 收集施物，設齋會，把佛像從寺院運往行像堂

行像社負責收集各家供物的工作，稱之爲“聚物”。二月六日至八日，粟、豆 

等物被施入寺院。行像之際，自二月六日起，多有佈施。負責此事的行像社社員 

被提供飲食。另外，二月六日起臨時僱用一些做飯的女性,設齋會慶祝第一階段 

準備工作結束。

二月七日，判官巡視各寺院，寺院對其進行接待。另外，募集牽引佛像和抬

〔6 7 ] 陳祚龍《新校重訂〈齋琬文〉》，《敦煌學海探珠》下册，商務印書館,1979年 ，327 — 3 2 8頁。 

關於該文本的研究史，參荒見泰史《敦煌本〈齋琬文〉等諸齋願文寫本的演變—— 以其與唱導文學 

的關係爲主》，《敦煌學》第 2 9輯 ,2012年 ,119一 145頁。

〔68〕 參見注〔2〕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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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像的人，將行像儀式用的佛像從城内外各寺院集中運往行像堂供養。行像堂 

裹一夜燃燈，因此可以看到六日至八日提供一升油的例子。取.1401《辛 #年  

(971)二月七日拽佛轉帖》（社司轉帖，即社邑的傳閲板)是通知牽引載有佛像的 

花車的社員二月七日在某處集合的傳閲板，上面有如下内容。

社 司 轉 帖  張；清 安 4 升 梁 # 牙 、馬 （以下人名省略）已上

社人拽佛，須德(得)本身，帖至，限今月七日（缺數字）内取齊，捉二人後到， 

罰酒一角;全不來，罰酒半瓮。其〔帖〕立遞相分符，不得停滞。如滞帖者， 

准條科罰。帖周却付本司，用憑告罰。辛未年二月七日録事李帖諮。

這個轉帖中,算上省略的部分可以看到二十二位在俗者的姓名，姓名的右側有墨 

點。這表示轉帖在傳閲時本人的確認。由此可知負責牽引佛像的不是僧人而是 

在俗的行像社社員。“梁押牙”之後有“馬”字，表示提供馬匹。“馬”字之後的 

文字是這些人之外被省略的其他兩人，可知或許也使用馬來牽引載佛像的花車。

3.二月八日—— 行城儀式當天

八日一早，向行像社社員、抬佛像的人、僧衆等提供“粥”（作爲早餐）。佛像 

分爲“大像”和“小佛”，抬着載有佛像的神轎的人稱爲“耽佛人” “擎像人”。

行像隊列行進的路綫應該是，從行像堂出發，模仿悉達太子四門出遊的故事, 

經過東門、南門、西門順時針在城内繞行一周後到達北門。8 世紀末至9 世紀中葉 

吐蕃統治時期編集的齋文集(S. 2146)中有“列四門之勝會，旋一郡之都城”或“出 

佛像於四門，繞重城而一匝”。同時期《二月八日文》（S. 2237)中也有:“厥今盛事 

者，蓋是法王回地之日，如來大〔69〕之時，厭深宫五欲而遊歷四門，□老病以發心， 

都（= 睹）沙門而出離，父王留御，夜半逾城，且 逋神蹤，旋繞城闕。”

所謂四門出遊是指悉達太子從迦毗羅衛城的東門、南門、西門、北門外出，分 

别看到老人、病人、死人、出家人，感觸很深，遂有出家之心的佛傳故事，常見於 

《過去現在因果經》等經典中，北門具有太子從此門出遇出家人産生出家想法的 

意義，是行城儀式中重要的場所。另外據前述杜公瞻注《荆楚歲時記》時引用的 

《本起經》（應該是《過去現在因果經》），北門也是太子决意出家出城時自行開 

啓的門。鑒於以上經典依據，北門是與太子出家有密切關係的場所，悉達太子的

〔© 〕 “大”之後應該缺“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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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像隊列到達北門時，行城儀式的主要部分就結束了。

關於到達北門後解散行像隊伍，吃飯休息的記載有很多。比如P.2032中， 

“麵三斗、油一升、粟六斗。供擎大像人在北門食用”。另外,P.2049載:“粟六 

斗。作爲在北門買酒的費用供給擎像人。”可知當時粟代替貨幣使用，北門的餐 

食中還提供酒。據 S.4642V中載“粟七碩三斗。作爲二月八日牽引佛像者的報 

酬支出。粟八斗。作爲耽佛人的報酬支出。”可知對抬佛像的人和牽引載佛像 

的花車的人，不僅提供食物還支付報酬。

通過贊美二月八日逾城出家的願文類敦煌文獻的記載可知，行城儀式之外， 

這一天還在寺院開設盛大的法會，進 行 講 經 等 活 動 。城内的大寺院也會迎請 

行像的隊伍進行供養。

4.二月九日以後^ 一 慰勞會與佛衣的回收

舉行行城儀式的次日二月九日，舉行侍佛人(參加行像隊列的人）的慰勞宴 

會。也接待地方官和行像社新社員，制定社的規則社條。另外，九日或十日回收 

行城儀式中所用佛像穿着的衣物。

綜上，敦煌行城儀式是紀念悉達太子逾城出家，模仿太子四門出遊，由寺院 

主辦，行像社社員等多人參與，持續數日的盛大佛教儀式。用酒等招待僧尼或許 

是敦煌特有的風俗，二月八日行城紀念悉達太子逾城出家，這是印度没有中國獨 

有的要素，可以説繼承了初唐中原舉行的行城儀式的傳統。

(四）宋以後的行城儀式

以上是敦煌的行城儀式，到了宋代這一儀式還在部分地區舉行。據成書於 

10世紀末的贊寧《大宋僧史略》載，當時在夏臺（今陝西省靖邊縣）、靈武（今寧 

夏回族自治區靈武市），每年二月八日僧人載夾竚佛像，侍從圍繞，幡蓋歌樂引 

導，在城市、行市中巡行，稱之爲“巡城”，人們希望通過它消災〔71〕。不過没有提 

到這一儀式究竟是慶祝什麽。

在遼代，《遼史》作二月八日，《契丹國志》作四月八日，爲慶祝釋迦誕生，舉

[70〕 前引荒見泰史《二月八日^出家逾城 h 敦煌O 法会、唱導》,31— 4 5 頁。

〔71〕 《大宋僧史略校注》卷上:“今夏臺、靈武,每年二月八日僧戴夾苧佛像，侍從圍繞,幡蓋歌 

樂引導，謂之巡城。以城市行市爲限。百姓賴其消災也。”2 3頁。



行像與行城

行了載木製悉達太子像繞城一周的儀式〔72〕，但這一天被當作太子生日，看不出 

行城儀式是反映逾城出家故事這一觀點的痕迹。

但要説紀念出家的二月八日行城儀式完全廢止了，也並非如此。也有直到 

現在還保留着類似敦煌行城儀式的地區，即位於中國西南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劍 

川縣。這一地區受唐王朝册封，隸屬吐蕃，一面與唐王朝敵對，一面吸收唐王朝 

和吐蕃的文化,7世紀中葉至10世紀初在南詔王國統治下,10世紀前期到14世 

紀末在大理國統治下。這些王國各自的佛教文化都很繁盛〔73〕。

在劍川，至今舊曆二月八日仍有幾個地方會舉辦名爲“太子會”的儀式，近 

年有學者指出這一儀式與敦煌行城儀式相似。雖然不清楚這一儀式的起源可以 

追溯到什麽時代，但最晚在明代已有舉行〔74〕。

太子會與敦煌行城儀式有很大不同的是，新婚的新郎們要負責抬像，這是一 

種祈禱新婚家庭能得到孩子的儀式。劍川太子會在重視北門、巡行四門的形式 

上與敦煌行城儀式類似。但是原本象徵逾城出家和四門出遊的行城儀式是紀念 

悉達太子出家的，而太子會中，慶祝太子出家的行城儀式原本的意義已經很少 

了，反而迴避出家，提出祈禱子孫繁榮的現世願望。

四、結語

最後，我想在考察了上述材料的基礎上，整理展示從印度到中國的行像、行 

城儀式的展開。如岸野所説，如同現在流行於斯里蘭卡和東南亞佛教國家的同

⑺ 〕 脱脱等撰《遼史》卷五三《禮志》：“二月八日爲悉達太子生辰，京府及諸州雕木爲像，儀仗 

百戲導從，循城爲樂。”中華書局,1974年 ，87 8頁。葉隆禮撰,賈敬顔、林榮貴點校《契丹國志》卷二 

七《歲時雜記•佛誕日》：“四月八日，京府及諸州，各用木雕悉達太子一尊，城上舁行,放僧尼、道 

士 、庶民行城一日爲樂。”中華書局,2014年 ，28 2頁。

〔7 3 ] 傅永壽《南詔佛教的歷史民族學研究》，雲南民俗出版社,2003年 ,1— 164頁;詹全友《西 

部文明之旅一 南詔大理國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 ，218 — 2 4 4頁。

〔74〕 杜新燕《儀式展演與文化整合—— 寺登白族太子會儀式的人類學解讀》，《西南民族大學 

學報》2014年第 5 期 ,37— 4 1 頁;馬德、段鵬《敦煌行城與劍川太子會及其歷史傳承關係初探》，《敦 

煌研究》2014年第 5 期 ,35— 4 5 頁;張雲霞《大理太子會與敦煌遺書相關資料比較研究》，《大理學 

院學報》2015年第 7 期 ,6— 1 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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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慶祝佛陀降誕和成道的“吠舍怯節”那樣，在印度，將釋迦的誕生與成道等定 

爲同一日，根據“根本説一切有部律”《尼陀那》的規定，行像儀式也是在紀念誕 

生成道的吠舍怯月舉行的。另外根據義净的記載，夏安居結束的自恣日等節日 

和大規模齋會上也常常舉行行像儀式。這種情况下，如果是以收集施物爲目的， 

那麽在街上各處遊行應該可以獲得更多施物。

但是，像法顯所見的巴連弗城行像儀式和玄奘所見戒日王行像儀式這樣，在 

由國王和在家有權者主辦的大規模行像儀式上，應該不拘泥於律的規定，因此自 

然而然有不一樣的發展。這種情况下，重點在於國王等在俗者將佛像迎入城内 

進行燒香禮拜。這與法顯在于闐國所見的行像儀式，以及北魏皇帝主辦的洛陽 

行像儀式都有關聯。

另一方面，印度舉行的基於律典規定的由出家者主導的行像儀式，也在轉變 

形式的同時傳到中國。在中國，關於印度的吠舍怯月究竟對應中國曆法的什麽 

時間，主要存在二月八日和四月八日兩種觀點。另外，像印度這樣把釋迦誕生、 

出家、成道定在同一個節日，似乎很不協調，因此僧人和學者們對此展開了各種 

討論。關於具體日期不同學者有不同觀點，但把各種佛傳故事的發生時間定爲 

不同日期的觀點佔據了優勢。

如《荆楚歲時記》的記載所見，在 6 世紀的長江中游地區，二月八日是慶祝 

釋迦誕生和成道的日子，這一天舉行牽引載有佛像的花車繞城一周的“行城”儀 

式。四月八日作爲彌勒下生日，也舉行行像供養。另一方面，西魏北周時期的敦 

煌文獻中，引用《因果經》，以四月八日爲托胎日，二月八日爲誕生日，認爲行像 

儀式源於釋迦誕生故事和優填王仰慕釋迦製作佛像迎接釋迦從仞利天歸還的故 

事。此時行像與行城的區别尚不明確。

但是，正如北齊慧思和隋信行以二月八日爲出家日，四月八日爲誕生日那 

樣，在隋杜公瞻注解《荆楚歲時記》時，二月八日的行城儀式是紀念釋迦逾城出 

家的觀點就變得很有説服力了。這在印度没有，可以説是中國首創的。到了唐 

代，四月八日就不再舉行行像儀式了,行像專指二月八日紀念太子逾城出家繞城 

一周的行城儀式，道教徒也模仿行城舉行相同的儀式。

義净生活的初唐至武周時代，在中國可能已經基本不舉行四月八日行像儀 

式了,衹在二月八日舉行行城儀式。因此，義净將印度自恣和大齋會時舉行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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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儀式記爲“神州（中國)行城之法”。

8 至 10世紀敦煌文獻中記載的行城儀式，以及更晚的劍川太子會，都是二 

月八日舉行，基本繼承了這一傳統。不過劍川太子會已經失去了行城儀式紀念 

四門出遊、逾城出家佛傳故事的本意，提出新婚之家祈求孩子的現世願望，隨着 

目的的改變儀式的形式也發生了一些變化。中國的“迎佛”行像與行城的區别 

可以整理如表4。

表4

“迎佛”行像 行 城

舉行日期 四月八日 二月八日

行進方式 城外迎人 繞城，東一南一西_北四城門

儀式主導者 有權在家者(君主） 寺院僧人

經典依據 釋迦誕生十方行七步優填王迎接釋迦忉利天宫降下 逾城出家四門出遊

流行年代 4一7世紀(唐代漸衰） 6 世紀以降

最後我們把以上内容更簡單地總結一下。行像儀式具有印度起源，在印度 

行像有兩種區别很大的形式，一種是國王和在俗有權者主導的“迎佛”形式 ，一  

種是出家者在各場所募捐的“巡城”形式。正如岸野所説,在印度，雖然存在行 

像儀式是紀念佛誕生和成道的觀點，但也不是衹有這一種意義。

在中國，佛誕日是二月八日還是四月八日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都有争議。 二  

月八日、四月八日都是慶祝佛托胎、誕生、降臨的，南北朝時期這兩天都會舉行行 

像儀式。雖然北魏皇帝詔令舉行“迎佛”形式的大規模行像儀式，但一般情况 

下，寺院主辦的“巡城”形式的行像得到了更廣泛的普及。在北魏和隋唐王朝， 

朝廷規定四月八日爲佛誕日，並把佛的誕生、成道、捏槃等節日定在不同的日期。 

也出現了慧思和信行二月八日爲佛出家日的解釋。因此在隋唐時期，二 月八日 

舉行的行城儀式成了紀念悉達太子逾城出家的儀式，流程也被重組了。即舉行 

模仿四門出遊，重視太子遇見出家人和逾城而出的北門，按東南西北四門順序繞 

城一周的行城儀式。另外在劍川，行城儀式作爲新婚家庭祈求孩子的儀式又有 

了新變化。綜上所述，雖然同樣是抬或牽引佛像進行行像的儀式,但也不是自始 

至終都相同，而是在不同時間和場景下被賦予了不同意義,相應地，儀式的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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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發生了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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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gxiang and Xingcheng: The Origins of 

the Dunhuang Xingcheng Ritual

Kuramoto Shotoku

The procession of images 行像）is a ritual that originated in India.

There were two types: “ greeting the Buddha” ， which was led by a king or a secular 

powerful person, and “ proceeding around the castle’’ ， for which monks would collect 

donations in a variety of places. While this ritual commemorates the Buddha’s birth 

and enlightenment, historically it did not necessarily have one single meaning. In 

China, for a very long time, it was debated whether the Buddha was bom on the 

eighth day of the second month or the eighth day of the fourth month in the lunar cal­

endar. During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xingxiang ritual was held on 

both days. Despite the Northern Wei 匕魏 emperors carried out a large-scale “ greet- 

ing the Buddha” ritual based on an imperial order, the temple-led “ proceeding around 

the castle”  spread more widely. During the Northern Wei, as well as the Sui 隋 and 

Tang the imperial court established the eighth day of the fourth month in the lunar 

calendar as the Buddha’s birthday, and his birth, enlightenment, nirvana, and so on 

came to be all set on different days. On top of that, during the Sui and Tang dynas­

ties, the xingcheng held on the eighth day of the second month due to the advo- 

cacy of Huisi 慧思 and Xinxing 信行 as the “ home-leaving day” of Prince Siddh^rtha 

departing the castle. On this day, the ritual was accordingly reconfigured to imitate 

Siddhartha^ four excursions out of the gate, a procession around the castle was held. 

Importance was attached to the North Gate, where it is said that Siddhartha encoun­

tered a renunciate and left the castle, and participants would go around to the castle’s 

east, south, west, and north gates. The Dunhuang xingcheng ritual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followed this format. But in Jianchuan 僉丨JJH area， the xingcheng ritual 

was transformed into a praying for the birth to a child to a household of newly-weds. 

This shows the xingxiang ritual was not always the same but evolved depending on 

time and place, and the ritual form might even be altered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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